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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三大家笔下的
古琴书写与精神内涵
咀
华

□
祁
丽
岩

“岭南三大家”指清初广东诗人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因岭南诗人王隼于清
康熙三十一年（1692 年）选刻的《岭南三大家诗选》得名，是当时岭南地区最享盛名
的三位诗人。他们不仅在岭南诗歌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对岭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琴所蕴含的独特
文化品格与岭南三大家所追求的理想人生境界有着相似之处，加之清初岭南古琴
文化日渐兴盛，古琴成为文人间雅聚交流的文化媒介。抚琴、听琴、品琴、创作琴
诗和琴歌等成为岭南三大家交游的重要内容。现存的岭南三大家诗歌作品中有
很多涉及古琴书写的篇目，其中屈大均近 300首，梁佩兰近 70首，陈恭尹近 40
首，古琴作为一个特有的文化符号意象，在被书写的过程中不断生成诗人的自我
镜像，映射出岭南三大家在时代变局中复杂多元的精神内涵。

岭南三大家生活在政治风云
突变的明末清初，随着清兵入关，
朱明王朝倾覆，三位诗人都沦为由
明入清的遗民诗人。虽然他们的
境遇和选择不同，或奋起抗清，或
蛰伏山林,或被迫出仕,或遁入空
门，但是那种国破家亡的伤痛是共
同的，相似的时代背景和生活经历
成为他们情感的连接，因而三人交
游甚密，经常一起雅聚唱和、抚琴
品茗、相互慰藉，琴诗应运而生。

岭南三大家中，屈大均的琴诗
最为高产，有数百首之多，且内容
最为丰富，这和他旺盛的创作力
是分不开的，也与他的家学传统
相关。其父屈宜遇精医理，通经
史，好饮酒，善弹琴，耳濡目染中
屈大均对古琴颇为熟悉，自然入
诗。他的诗中，弄琴、鸣琴、鼓琴、
听琴、观琴、言琴、咏琴、咏琴台和
琴囊、琴歌以及记录与琴客的交游
往来等，无所不包。屈大均前半生
都致力于反清运动，是岭南三大家
中最执着的抗清志士，其积极入世
的反抗精神和遗民情怀在他的多
首琴诗中都有所体现。“挥手向遗
老，知音怀古贤”（《听八十有五罗
翁琴》）“发是先朝白，颜非故国红”

（《罗翁八十有五善琴诗以赠之 其
一》）诗中的“遗老”“故国”足以彰
显其遗民情怀。再如，“我为园客
丝，缠绵玉轸中。玉轸有时折，朱丝
无断绝。大弦含幽兰，小弦吐白
雪。鼓舞尽神明，庶以酬先哲。”
（《咏梁子六莹琴》）这里，诗中之琴
已是自我形象的化身，诗人宁为玉
碎，玉轸可折但“朱丝无断”。“朱丝”
与“朱明王朝”暗合，意指诗人之忠
贞恰如“幽兰”“白雪”般高洁。最
能体现屈大均遗民情怀的是《烈皇
帝御琴歌》，诗中叙述崇祯皇帝所
弹御琴七弦在演奏中无故自断，遂
兆国变，御琴从此流落民间之事，
情感沉郁激昂，“我从李卿请琴观，
楚囚相对泣南冠”“余音绕梁何缠
绵，满堂宾从皆涕涟。请君罢弹莫
终曲，恐令南北诸侯哭。”该诗以琴
事写人事，字字血泪，慷慨悲凉，其
忠贞爱国的遗民情怀直透纸背。

与屈大均相比，陈恭尹、梁佩
兰的琴诗数量虽少，但遗民情怀
也蕴含其中。陈恭尹又因12岁丧
母、16岁举家遭戮的不幸遭际，其
琴诗中的遗民情怀在国破家亡的
沉痛之外，更有一种身世飘零之
感。“莫上高台坐，南音不惯寒”

（《生生园十咏 其七 琴台》），南
音的孤独悲凉，恰是自我写照。

“况乃风高水波立，海隅咫尺非吾
土。豹之斑，下人间，鳄之横，出深
阻。掩君泪，为君吟。彼琴者木木
有心，四海男儿何至今。”（《崇祯皇
帝御琴歌》）同样写御琴，同样是慷
慨悲凉，与屈大均不同的是，陈恭尹
因感怀身世与琴共鸣进一步生发出

“木木有心”的感慨，人琴相通，物我
两化。而梁佩兰作为岭南三大家中
唯一仕清的诗人，其琴诗中的遗民
情怀显得含蓄委婉。“十年躁气此
尽平，今夕始闻君子声”（《听唐山
人弹琴》）“天下和平不能外，古调
于今少人爱”（《容栎堂鼓琴歌》）等
琴诗中皆不见激越悲愤之气，加之
梁佩兰又是三人中最精于古琴、痴
迷于古琴的琴人，心性超然，使得
其琴诗中更有一种不问兴亡的平和
淡然。然而，诗中虽不直问兴亡，却
仍能看出其对乱局的厌恶与排斥，
对“天下和平”的期盼与热爱，骨子
里仍是缠绕不去的遗民情结。

琴为心镜，诗为心像。细读岭
南三大家的琴诗，可以观照出他
们以琴入世、感物思国，借他物言
说自我的精神内涵。

以琴入世，慷慨悲凉的遗民情怀

以琴避世，无可奈何的逃禅隐逸

（作者是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文学与
传媒学院副教授）

注：本文是2021年度广东省社科基
金岭南文化专项“异质同构：岭南古琴文
化 与 岭 南 诗 学 传 统 之 关 系 研 究”
(GD21LN07）的阶段性成果

古琴作为一种古老的乐器，蕴
含着独特的审美品性与文化内
涵。嵇康认为“众器之中，琴德最
优”（嵇康《琴赋》），并因此建构了

“含至德之和平”的琴德论。这种
琴学思想对后世的文人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琴德之德在传统文化
中逐渐与君子之德建立密切的关
联，琴成为文人“修身理性，反其
天真”（蔡邕《琴操》）的道器。岭
南三大家皆出身书香世家，深受
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同时又生
活在明末清初岭南古琴文化勃兴
的大环境下，因而以琴修身便成
为他们历经政治风云跌宕后修心
养性完善自我人格的路径，这在
他们的琴诗中多有印证。

屈大均的《罗翁八十有五善琴
诗以赠之》中有“老知琴德好，新斫
峄阳桐”“蠲愁花有力，养寿酒无
功。为我弹神化，泠泠松下风。”等
句，直言琴德之好，可见其早已将
琴视为修身之器。同时诗中他还
将琴德具体化，“养寿酒无功”，功
在“泠泠”之琴也，弹琴令人心旷神
怡，抚上一曲便可以“挥弦作神仙”
了（《听憨上人弹琴》）。陈恭尹晚
年高隐羊城之南，同样钟情于琴。

“幽人何所有，虚室有清弦。”（《弹
琴》）“众窍因成籁，一弦犹抚琴。

岂能谐里耳，聊以散幽襟。”（《羊城
月 夜 同 王 紫 诠 吴 山 带 次 蓝 公 漪
韵》）从中可以看出琴既是他幽居的
陪伴，也是他孤高气节的象征。梁
佩兰精于操琴，三人中与古琴最为
亲近。他在《赠汪苕文民部》中把琴
视为大雅，并作为他孜孜以求的人
生境界：“提琴拊弦按宫徵，不向大
雅当谁寻”。甚至在《听唐山人弹
琴》中他直接将琴声比作“君子声”
并予以歌颂，在某种程度上，琴已成
为他安身立命的精神寓所。

在明末清初的历史境遇中，岭
南三大家尽管人生选择和生命历
程各有不同，但不约而同在晚年
都选择了“含至德之和平”的古琴
作为修身之器，琴德与诗心相融，
琴境与禅境相通，他们的心境逐
渐趋向平和。无论是复明大计理
想幻灭的屈大均，还是国破家亡
报仇无望的陈恭尹，抑或是怀才
不遇报国无门的梁佩兰，都逐渐
化解了内在的冲突与矛盾，并积
极与仕清的文人和达官贵人交游
往来，诗中的古琴书写也从最初

“御琴”诗的悲凉激愤转为冲淡平
和、空灵娴静，他们生命态度的转
变是痛定之后对自我的超越，以
此抵达生命的圆融境界。

岭南三大家笔下的古琴书写，
是诗人在特定历史时期建构的人
琴互文的自我形象表达。以琴为
媒介可以洞察他们幽深隐蔽的精
神世界，从对抗到逃离再到平心静
气，表现出他们非同寻常的生命
张力。世事沧桑巨变，历史的
车轮滚滚向前，而岭南三大
家以艰苦卓绝的生命意
识，在入世与出世的
交融碰撞中，在琴
心与诗心的相互
作用下，不断
修行，最终
与 自 我
和解。

以琴修身，觉知生命的自我圆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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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我有幸在广州大
学与屈哨兵教授一起参加了中
华书局版的《论语心读》的研讨
会，深深震撼于作者柳恩铭先
生倡导弘扬原始儒学人本伦理
哲学、民本政治哲学、生本教育
哲学矢志不移的坚贞和坚持。
十年后，2024 年的 10 月 7 日，
应邀出席由暨南大学和华南师
范大学联合举办的恩铭先生

“四书心读”丛书首发式，有幸
阅读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第
四版的《论语心读》（上下卷），
深深感慨恩铭先生的士人情怀
和批判精神。作为忠实读者，
我觉得作为“四书心读”丛书之
一的《论语心读》更圆融，更厚
重，更深刻，更富有洞见。有感
而发，与朋友们分享阅读《论语
心读》的一些思考。

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
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中，揭示公元前 500年前后，同
在北纬 25 度到 35 度之间的希
腊、以色列、印度、中国同时诞
生了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实
现了人类终极关怀的觉醒，塑
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思
想和传统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
深刻影响人类的生活。而且每
当人类面对不可抗拒的困难、
困惑、困境的时候，都会不由自
主地深情回望这个时代哲人的
智慧。雅斯贝尔斯将公元前
800 年至公元前 200 年这段时
间 称 为 人 类 文 明 的“ 轴 心 时
代”。轴心时代，中国诞生了孙
子、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
子等东方文明的代表人物。孙
子开创了军事哲学，老子开创
了自然哲学，孔子创建了人本
哲学，墨子开创了工匠传统，孟
子开创了民本政治，庄子开创
了自由思想。这些思想是中国
的，也是世界的，是中国文化的
根源基因和核心密码。

孔子开创的儒学，在汉代
被迎合皇权的董仲舒改造为维
护皇权、父权、夫权和既得利益
的经学；在宋代再次被程颐、朱
熹加持为维护皇权、父权、夫权
和既得利益的理学。时至今
日，人们依然称汉代儒学为儒
学，称宋明理学为新儒学，结果
导致原始儒学的人本思想、民
本政治、生本教育的本真逐步
淡出，甚至被遗忘。而后来的
封建统治者则奉持“三纲五常”

“三从四德”“存天理，灭人欲”
等思想而巩固自己的地位。

辜鸿铭第一个将《论语》翻
译成英语，此后数十个《论语》
的英语版本，要么尊宋儒，要么
尊汉儒，却没有一本译介原儒
精神。这导致西方世界一直以
为儒学就是“君叫臣死臣不得
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
就是“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
为子纲”，就是“三从四德”，就
是“存天理，灭人欲”，就是“饿
死事小，失节事大”，甚至误认
为女人裹小脚、男人留长辫都
是儒家的套路。返本而全面认
识先秦儒学精神的中国人很
少，国外对于先秦原始儒学人
本伦理哲学、民本政治哲学、生
本教育哲学之精神也知之甚
少。这在文化史上的确令人遗
憾，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今天
文化自信的障碍。

为什么两千年来，人们愿
意被汉儒误导而不能觉醒呢？
首先，源于汉代以后很多读书
人误以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
尊儒术”而开创大汉雄风。事
实是没有黄老之术与原始儒学
并用的文景之治，没有文景时
代以民为本的休养生息，没有
不与民争利而储备的丰厚物质
基础，就不会有“犯我强汉者，
虽远必诛”的底气。汉代的繁

荣是黄老之术与原儒精神滋养
的成就，跟汉儒无关；导致汉代
盛极而衰的恰恰是“唯我独尊”
的汉代儒学。

其次，源于很多读书人误
以为盛唐气象源于汉儒文化的
滋养。事实是，盛唐气象恰恰
源于儒释道并用。李唐王朝为
了江山的稳固，捏造自己是道
家创始人李耳的后裔，以增强

王权的合法性；李唐王朝尊崇
佛教，唐太宗支持玄奘西天取
经，安顿人心并企图以佛教加
持皇权的稳固性；李唐王朝还
按照原儒民本精神治理国家，
让国家有足够的时间、空间、资
源生息繁荣。盛唐气象甚至是
源于多元文化和谐共生和繁荣
滋长。唐代都城长安，人口以
百万计，世界半数以上的国家
民族在长安留下了足迹，长安
的繁华类似当代纽约。盛唐政
治、经济、文化的繁荣，其实是
思想解放和多元文化的结晶，
跟汉代儒学丝毫不相干。

为什么宋代理学也能够误
导中国千年而不被人觉察？那
是因为少数觉醒者如王阳明、
李贽等无法叫醒装睡的人。宋
代理学，以“理”代替了权力。
天子以“理”维护自身统治，官
员以“理”谋取私利，长者以

“理”维护尊严，男人以“理”维
护特权。理学成了实实在在维
护皇权、父权、夫权和既得利益
的工具。既得利益者谁不醉
心？谁不喜欢？谁不迷恋？程
颐、朱熹开创的理学备受皇权
和各类既得利益者青睐，自在
情理之中。但程朱理学对于国
家民族和人民来说却是陷阱。
在理学陷阱中，元代知识分子
跪着求生存，清代知识分子苟
且偷生；而普罗大众则因此丧
失独立性和自主性，血液中注
满奴性，没有做稳奴隶的争取
做稳奴隶，做稳奴隶的争取做
好奴隶。满清末年四万万同胞
觉醒者不多，铁屋子沉睡的人
不少，而装睡的人也很多。清
朝如何不亡？

原儒和汉儒、宋儒的本质区
别到底在哪里？《论语心读》作者
恩铭先生认为，原儒根本特质在
于原儒是人本伦理哲学、民本政
治哲学、生本教育哲学。

首先，原儒主张以人为本，
强烈的人本意识，鲜明的人本
精神，就是原始儒学的本质特
征。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其
价值链条是五张羊皮可以换一
个奴隶，五个奴隶可以换一匹
马。在《论语·乡党篇第十》却
分明记载：“厩焚。子退朝，曰：

‘伤人乎？’不问马。”马厩失
火。适逢孔子退朝，孔子关切
地问：有人受伤吗？不问马是
否受伤。《孟子·梁惠王上》记
载，有人以陶俑陪葬，温文尔雅
的孔子居然骂粗口：“始作俑
者，其无后乎？”用现代话来翻
译就是，最先用陶俑陪葬的人，
他断子绝孙啊。原始儒家对人
的尊重，对生命的敬畏竟至于
此，其人本精神如此厚重浓烈，
遗憾却被汉儒、宋儒抛弃殆尽，
汉儒、宋儒的价值取向在于维
护神权、皇权、父权、夫权、男权
和既得利益。原始儒学是伦理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的哲学，是从天子以至
于庶人修养身心的哲学，而不
是维护特权的工具。由此可
见，汉宋两代儒学与原始儒学
有着根本区别。

其次，原始儒学政治上以
民为本，而汉代儒学以神为本，
宋代儒学以理为本。孔子儒学
的实践基础是周初的政治实践
和礼乐文明。《论语·尧曰》说：

“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
罪，罪在朕躬。”（如果我自身有
罪，不要牵连百姓；如果百姓有
错 ，责 任 在 我）何其高尚的境
界，何其强烈的情怀，何其勇敢
的担当！更早的《尚书·康诰》
说出了“天命靡常”（唯独天命
不 会 永 恒）的意思。为什么？
《尚书·泰誓》给出了答案：“天
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天所看到的来源于人民看到
的，天所听到的源于人民听到
的）周代统治者，正是在颠覆商
汤政权的过程中，发现了“民心
即天心，民意即天意”的惊天秘
密。原始儒学认为，所谓政治
是让民众像蒲草和芦苇一样繁
荣滋长，如此，社会经济文化自
然走向辉煌。而汉儒宋儒作为
意识形态的国家治理则鼓吹以
皇恩浩荡泽被人民，是一种自
上而下的滴灌式的社会治理。
人民作为主体自觉和自然发展
与皇恩浩荡的涓涓滴灌，哪一

种更加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发
展，还需要解释吗？

再次，原始儒学教育上以
生为本，汉宋两代儒学却以师
为本。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
人，都读过《论语·先进·子路曾
皙冉有公西华侍坐》，这堂课充
分体现了先秦儒家以生为本的
教育哲学，课堂教学模式类似
于今天欧美的自由讨论，全过
程体现了教学民主、因材施教、
思想自由的教育趋向；这堂课
中折射出的师生关系，即孔子
之于学生如师如父亦师亦友亦
知己。而汉人重新构建儒学
后，师生关系变成了冷冰冰的

“设帷讲学”，课堂之中，师生之
间连面都见不到，更遑论教学
民主、思想自由；到了程朱理学
时代，师生关系变得更加畸形，
学生对老师常行跪拜之礼。从
哲学思想、政治智慧到师生关
系，原儒和汉儒、宋儒可谓天壤
之别，假如没有以生为本的自
由、民主的孔门教育，很难想象
有《论语》这部旷世著作传世。

除了人本伦理、民本政治、
生本教育的根本区别，原儒与
汉宋儒学在伦理价值中也几乎
完全对立。比如“忠”的伦理，
在孔孟儒学当中，就是恪尽职
守，别无他意。孔子周游列国，
与国君一言不合则拂袖而去，
哪 里 有“ 君 叫 臣 死 臣 不 得 不
死”？比如“孝”的伦理，孔子儒
家强调“父慈子孝”而互为条
件，到了汉代以孝治国发展到

“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的荒
唐，宋儒更是以“理”加持“孝”，
稍 有 不 孝 就 被 认 为“ 天 理 不
容”。比如原始儒家并没有“男
尊女卑”的观念，可是汉宋儒学
把女人变成卑微的附属品。再
比如，孔子主张学术平等，而汉
宋儒学却极力主张学术专制。
汉代“天子会诸侯讲论五经，作
《白虎通义》”，无耻地开启了权
力裁断学术的恶例；明代以朱
熹《四书章句集注》作为科举教
材，更是实现了程朱理学与皇
权专制的同流合污。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迫
切需要原始儒学人本伦理哲
学、民本政治哲学、生本教育
哲学的回归。而承载原儒精
神最基础、最核心、最全面的
载体，莫过于孔子弟子和再传
弟子集体整理的语录体散文
《论语》。《论语》是中国伦理哲
学的源头，是中华文明的人文
底色，是中国价值体系基石。
对原儒人本伦理哲学、民本政
治哲学、生本教育哲学挖掘最
深刻、最系统、最全面、最富有
现代性的莫过于恩铭先生《论
语心读》。

恩铭先生《论语心读》阐发
的以人为本的哲学、以民为本
的理念、自强不息的精神、积极
入世的传统、厚德载物的担当、
天下为公的理想、尚中贵和的
思维、博爱泛众的胸怀、家庭中
心的伦理、家国一体的追求、天
人合一的境界，是养护国人心
灵的宝贵精神资源，也是我们
今天在探索“第二个结合”的进
程中需要去仔细体会并付诸实
践的。恩铭先生的《论语心读》
所阐发的是以生为本的思想、
有教无类的情怀、因材施教的
方法、全面发展的课程、尊重个
性的取向、慎独正己的修身、反
求诸己的态度、积善成德的路
径、君子人格的激励等，是中国
当代教育应该和必须传承的最
宝贵的教育智慧。

《论语心读》是生命激扬的
清歌，让2000多年前的《论语》
复活、鲜活、燃烧，燃烧出梦想、
理想、信仰；《论语心读》恢复了
原始儒家的责任和担当，倡导
家国情怀和悲天悯人，倡导关
心他人、关心族群、关心国家、
关心社会、关心人类，倡导给宇
宙以道德终极关怀；《论语心
读》旨在唤醒原始儒学精神，旨
在弘扬原始儒学本质是人本伦
理哲学、民本政治哲学、生本教
育哲学，旨在从根本上建立文
化自信，旨在重建新时代的伦
理价值体系而安顿人心。读懂
普通的《论语》解读或许有困
难，但是，阅读恩铭先生的《论
语心读》却很容易。

（作者是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注：本文是广东省社科联2024年专项委托项目“‘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研究”

（GD24WH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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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权动荡、风雨飘摇的明末
清初，虽有屈大均等一大批志士
仁人奋力抗清，但仍阻挡不了国
破家亡的历史命运。1650 年，清
兵攻陷广州。这一时期许多曾经
参与过抗清的仁人志士纷纷逃往
寺庙丛林，参禅礼佛，以逃避斧钺
之祸。据史料记载，屈大均和梁
佩兰都曾出家为僧，尤其是屈大
均，20岁出家，33岁还俗，有长达
十余年的参禅经历。虽然他们的
初衷是避祸，但是长期的佛门生
活不能不在他们的思想上形成烙
印，产生影响，他们的诗作也不可
避免地蕴含佛理、富有禅意，又因

古琴本身就与禅宗有着天然的亲
近，使得他们的禅佛思想在琴诗
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屈大均的《弄琴有怀石斋翁》

有“泠然林木外，太古有余音”“心
外无山水，高深只自知”等句，“林
木外”的清净，“心外无山水”的明
心见性，皆富有禅意，与禅宗悟道
的境界类似，可以看出屈大均虽
然在出家期间仍从事反清活动，
但受禅宗影响，内心不知不觉浸
染了逃禅出世的思想，自然生发
一种对林泉隐逸生活的向往，这
种归隐意识在晚年更加明显，屈
大均晚年有很多与琴客交游往来
的诗作。“独坐偏宜夜，秋光是客
心。如何明月影，只爱白云林。”
（《秋夕与琴客作》）“长啸和君琴，
风吹山水心。”（《送 琴 客 詹 大 生
丈》）从中可以看出最富有反抗精
神的抗清志士屈大均也在政治风
云尘埃落定之后在精神上无奈归
隐、心向山林。

“梁六莹初亦为僧，不久而归举
解元。”（檀萃《楚庭稗珠录》）梁佩兰
出家的时间较短，但却是岭南三大
家中最有佛性的。他随遇而安，易
代之际，始终有一种“识时务”的独
醒，因此也是三人中唯一仕清的。
他自年轻起便常与僧人交游，访僧
悟道，晚年更自称二楞居士，一心向
佛，以弹琴、品琴、藏琴为乐。他的
《容栎堂鼓琴歌》中有“何时山无车
轮路无马，官府民间两闲暇。老夫
对客日微吟，饱饭弹琴栎树下。”字

里行间彰显其摒弃世俗的出世之
心。又《听周冷泉弹琴 其一》中有

“何事充吾耳，湖钟又到林”，其隐逸
之心，一语道破。再到“忘形有余
照，寂感成空音。谁与师蝴蝶，同将
物化寻”（《后十九秋诗 其十 秋
琴》），诗中禅意幽幽，超然物外，已
类佛家语。

身负国仇家恨、命运最为悲惨
的陈恭尹，恢复故国是他一生的
志向，但晚年也在复国无望的悲
苦中逐渐消磨了斗志，接受现实，

“ 身 隐 新 朝 ”（陈 恭 尹《独 漉 堂
集》）。其琴诗也成为他的思想历
程和精神演变的见证，从“木木有
心”“南音不惯寒”的嗟叹悲愤，逐
渐转为“一卷慵开独坐吟，不冠不
袜坐松阴。天涯何患无知者，流
水高山共此心”（《题静像善琴》）
的平和恬淡，进而再到“幽人何所
有，虚室有清弦。素手偶为抚，秋
心一渺然”（《弹琴》）的空灵清幽，
折射出陈恭尹由入世到出世的精
神轨迹，在琴道与诗道的共同疗
愈下，陈恭尹饱经血雨腥风摧残
的内心终于走向平静。

岭南三大家的琴诗，意在琴
外，琴在世外。他们各有遭际却
殊途同归，以琴避世、逃禅隐逸，
是他们在政治风云席卷下的无可
奈何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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